【为学之道】

水喝多了，尿就有了
（经管温浅妹推荐，2014年10月13日）

推荐理由：现实生活中，我们总是在寻找做事情的捷径，但很多事情是没有捷径的，必须要通过脚踏实地学习，不断的训练，不断的总结经验教训，才能取得一定成就的！做学问的尤其要踏实才行。

读研究生的时候，我有将近一年的时间住在朗润园的一间出租屋里。隔壁住的就是季先生。那时候的季老，还没有像被国宝一样对待，行动尚比较自由。风和日丽的下午，我常常能看到季先生拄着根拐杖站在门口，或者就在门口附近来回走走。有一次，我甚至看到先生在博雅塔前未名湖边的联椅上坐着，眯着他的一双缝眼，微笑着看着走过来走过去的男男女女们。老人家平和、平常。从北边过来的，有认出老人家的，远远地下了自行车，或者慢慢推着车从老人身前过去。从南边过来的，有几位就直接改道从斯诺墓下花神庙前往西边走了。当大家都这样小心翼翼惟恐惊动先生的时候，先生可能也觉得妨碍了大家，于是，站起身，慢慢又走回朗润园了。
先生早年在济南读的高中，好象是叫正谊中学，就在大明湖边上，他说是在一片烂藕池边。因此，当听说我是从济南来的时候，先生感觉很亲切，一直管我叫“小老乡”。
渐渐地与先生熟了，话也自然多了起来。老人家甚至还让我抽空去看看住在蓝旗营的张岱老。我自然去了，并且看过不止一次。那时候，因为刚刚从小地方走出来，没有见过什么世面，所以，还有一个名人情结。
说心里话，解放前的前辈学人中，学校内外，那一个阶段，我见过的有很多。当然，大多都是在校内的一些学术场合见到的。听着带劲儿，觉得投缘，就在会议或者论坛结束的时候走上前去，跟他们聊几句，要个联系方式，方便了，就联系一下，约个时间就见面了。无论是校内校外的的先生，当他们听说你对学问有兴趣，要向他请教某一方面问题的时候，或者仅仅就是想再次见见他们的时候，我几乎没有被拒绝过。但最投缘的还是张岱老和季老。这两位先生对我的影响也最深。两位先生都没有架子，也不讲排场，谦和、随意、平淡，又有智慧，就是我心目中学者的理想的样子。他们的穿衣打扮，朴素极了。季先生还好一点，因为经常出镜，衣衫还算整齐。而岱老常穿的那身中山装的扣子，要么扣错了，要么就掉了一两个。我承认，在这一点上，我是两位先生的很好的传人。
季先生喜欢说，话多一点。说到高兴处，自己往往先呵呵笑起来。那笑声不大，但很有感染力。岱老，性近于讷，很少说话，需要我诱导着先生说。岱老的老伴，让兰先生，也不大喜欢说话。她性格上和岱老、季老一样朴实。
当和先生比较熟了的时候，我问先生：“何以不常到湖边走走？”
先生用我的家乡话回答我：“不方便。”
我一直都很奇怪，少小离家，治语言学，在德国呆了十年，又几乎在北京待了一辈子的先生，何以一直到老都乡音未改。有一次问先生，先生说：“我这样说，不是很好吗？东西南北的人，都听的懂，为什么一定要说普通话呢？”
我说普通话好听，先生说山东话有特点。我说过去的读书人，读古文的时候，也用各地的方言读吗？先生说，那才够味。说着说着，先生就用他的山东临清话背几句岳阳楼记或者醉翁亭记。
先生喜欢吟诵这些古文。先生每次当着我的面吟诵的时候，我每每都能听得进去，而听得进去，就会有面部表情的变化。老人家发现了，问我：“能背吗？”我说：“当然。”
“我背的你都能背吗？”先生挑衅的样子很顽皮。
“我听过的您背的那些我都能背。”我学着他的语气。
老人家来了兴致：“背给我听听。用你的济南章丘话。”
我于是背给先生听。
先生很享受。
先生的脑海里，一定浮动起了他少年时代大明湖畔烂藕池边上的那些青葱岁月。
有一天下午，我正宅在屋子里埋头做我的论文的时候，听到外面以物击打屋墙的声音。出门看时，居然是季先生。
先生对我说：“刚才问房东，知道你在家里。所以叫你。好几天没见你了，你忙什么呢？”
我愁眉苦脸状问先生：“做学问可有捷径？”
先生以杖杵地，说：“想不到我聪明的小老乡居然问这么傻的问题。傻问题。”
我继续作愁眉苦脸状，说先生救我，我的论文实在是憋不出来了。
老人家呵呵笑了：“论文岂是憋出来的？”
“那是怎么出来的？”我一脸狐疑。
先生笑了，是坏坏的那种笑：
“呵呵呵呵呵，水喝多了，尿自然就有了。哈哈哈哈哈”
老人家开心你的样子，宛在眼前。

（推荐者注：本文来自新浪博客-隋原的博客的BLOG2010年6月10日，作者：吴克峰）
（注：学校关工网站刊发时间：2014年10月15日）
—２—

—１—


